疯娘（节选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恒绩
2000年夏，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。恩施洲的民政局将我家列为特困家庭，每月补助40元钱，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减免了我的学杂费，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。
       由于是住读，学习又抓得紧，我很少回家。父亲依旧在为50元打工，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娘身上。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抄好咸菜，然后交给娘送来。20公里的羊肠山路亏娘牢牢地记了下来，风雨无阻。也真是奇迹，凡是为儿子做的事，娘一点儿也不疯。除了母爱，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。
      2003年4月27日，又是一个星期天，娘来了，不但为我送来了菜，还带来了十几个野鲜桃。我拿起一个，咬了一口，笑着问她：“挺甜的，哪来的？”娘说：“我……我摘的……”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，我由衷地表扬她：“娘，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。”娘嘿嘿地笑了。
       娘临走前，我照列叮嘱她注意安全，娘哦哦地应着。送走娘，我又扎进了高考前最后的复习中。第二天，我正在上课，婶婶匆匆地赶来学校，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。婶婶问我娘送菜来没有，我说送了，她昨天就回去了。婶婶说：“没有，她到现在还没回家。”我心一紧，娘该不会走错道吧？可这条路她走了三年，照理不会错啊。婶婶问：“你娘没说什么？”我说没有，她给我带了十几个野鲜桃哩。婶婶两手一拍：“坏了坏了，可能就坏在这野鲜桃上。”婶婶问我请了假，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，回家的路上确有几棵野桃树，桃树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个桃子，因为长在峭壁上才得以保存下来。我们同时发现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，树下是百丈深渊。婶婶看了看我说，“我们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！”我说，“婶婶你别吓我……”婶婶不由分说，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……
       娘静静地躺在谷底，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，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，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。我悲痛得五脏俱裂，紧紧地抱住娘，说：“娘啊，我的苦命娘啊，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啊，是儿子要了你的命……娘啊，您活着没享一天福啊……”我将头贴在娘冰凉的脸上，哭得漫山遍野的石头都陪着我落泪…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自《时文选粹》

推荐理由        读完这篇文章，至少，我是泪流满面，深深为文中这位失去心志的疯娘的爱而感动。蓦地回到现实生活中，窗外的鸟鸣已不再那么动听，转而变为婉转悲凉的哀乐，似乎与文中的“我”一同沉痛悼念生命最后一刻仍为“我”想“我”的疯娘。

掩卷遐思，不错，母爱是人们永恒讴歌的情感：在孟郊眼中，母爱是“身上衣”；在岳飞眼中，母爱是“精忠报国”；在冰心眼中，母爱是为红莲挡风遮雨的荷叶……母爱，又何止人类？油锅中的蟮鱼坚持弓起身子保护肚中小蟮鱼；刺骨寒风中大企鹅们整齐地朝同一方向站立，每只背后各有一只小企鹅……

“娘静静地躺在谷底，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，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，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。”这是作者眼中凄惨的母爱，文中的疯娘只要是为儿子做的事从不出错，这，只因为，爱。

记得曾经的一天晚上，我死占着电视不放，母亲在几次催促无果下关掉了电视，还扇了我两个巴掌，打得我第二天脸上现出几条指印。后来的两天，我心里不断地咒骂着母亲，却不曾考虑过母亲这样做是为了我的身体、眼睛着想。平日里温柔慈祥的母亲生气时几乎疯了一样，这，也只因为，爱。
母爱，不如父爱深沉，但她是全心全意地付出、毫无保留地牺牲。

生活中，我们体会到的母爱也许并不像文中那样的轰轰烈烈，但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点滴细节也凝聚着母亲的一片良苦用心。既然拥有，就让我们珍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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